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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56 年达特茅斯夏季研讨会首次提出人
工智能概念后， 经过 60 多年的不懈探索， 特别
是在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 超级计算、 传感网、
脑科学等新理论、 新技术的引领下， 加之经济
社会发展强烈需求的双重驱动， 人工智能呈现
爆发式增长。 阿尔法狗战胜人类顶尖围棋高手，
写稿机器人和智能翻译机竞相上岗 ， “未来诊
室” 中人工智能精准诊断， 智能家居走进千家
万户……近年来， 人工智能技术频频亮相， 推
动经济社会各领域从数字化、 网络化向智能化
加速跃升， 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 行
为习惯以及生活方式， 人类社会正在加速进入
一个人与人工智能共同生活和协同工作的时代，

即人工智能时代。 2017 年， 我国正式提出 《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将发展人工智能上升
到国家战略高度， 助力抢占人工智能研发与应
用战略高地。 人工智能在为这个时代发展注入
新动能的同时， 由此引发的技术理性过度膨胀
和异化也对人们完整的意义生活提出了严峻挑

战。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割裂与失衡不能通
过将个体发展同技术文明发展对立起来加以解

决， 相反， 只有深化智能生活作为人与自然的
统一， 在寻求建构人的完整意义、 复归人类的
本质中才能实现。 劳动作为意义生活和人类本
质复归的重要实现形式， 如何看待进而解决好
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问题， 是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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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生活的完整性：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何以必要与何以可为

摘 要： 劳动教育不是生活以外的形式训练， 人正是在劳动中实现生活的意义。 人工智
能时代在促进个体生活现代化的同时， 也带来了私人生活公共化、 个体意义碎片化和人际关
系陌生化的危机和挑战。 如何超越技术理性中物的尺度， 实现生活活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
的统一， 就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为此， 劳动教育应通过彰显技术理
性中人的双重尺度、 深化对生活意义的体验和拓展职业交往中的人文内涵以及突出个体的内
在情感和思维， 使个体更好地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冲击， 真正实现完整的意义生活， 从而更
好地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创造美好幸福的生活。
关键词： 劳动教育； 人工智能时代； 意义生活； 完整性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19） 11－0088－08

来稿日期： 2019-09-2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资助项目 （19YJC880107）
作者简介： 徐海娇， 女，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 东北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科研人员， 主要从事教
育基本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研究。

教
育
基
本
理
论

88



JOURNAL OF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9．11

代践行劳动教育的基础性前提和基本切入点。

一、 人工智能时代对意义生活完整性
的冲击

人与动物不同， 动物的生存是一种无意识
的本能的生命活动， 它无法将其自身及其生命
活动视为意识对象， 因而无法建构丰富的意义
世界； 而人的生活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活动 ，
世界是作为他的意识对象而存在的， 因而能够
感受和创生丰富的意义世界。 由此， 包含生活
环境和生活方式在内的人的生活不是一种事实

经验的自然积累， 而是一种拥有完整意义的存
在， 是人作为类本质得以自我实现的活动。 随
着人工智能技术广泛渗透到生产和生活的各个

领域， 在给人们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 也深化
了人们平面化的交往方式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

式， 这种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对人们生活意义
的完整性产生了颠覆性影响乃至重塑。

1. 私人生活的公共化
人工智能区别于一般信息网络技术， 它不

仅极大地突破了技术应用的时空局限， 而且表
现出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高度融合的特征。 这
种高度融合体现在现实中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往

往对个体生活 “无孔不入” 地渗入， 从而带来
私人生活公共化的风险。
人工智能时代， 数据流通和共享成为推动

人工智能时代产业升级的必然选择， 然而， 数
据共享和私人生活之间却存在着先天矛盾和利

益冲突。 这是因为， 人工智能与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的加速融合在促进产业创新发展的同时，
使个体无时无刻不暴露在全景式的监控下， 侵
占和挤压个体的私人生活。 以个体消费为例，
随着编码逻辑的活动越来越标准化和碎片化 ，
自动算法系统作为新的认知层面， 建构了个人
的电子档案， 能够实时地解读和编辑个人行为、
筛查个人的心情、 追踪个人的喜好， 甚至能够
抓取个人对信息的感知趋向， 进行针对性地信
息推送。 [1] 在这样一个全景式的智能化社会中，
私人生活中人们消费需求的满足已不再是问题，
“什么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才是问题。 任何现实

需求的产生与满足都可能成为生产决策智能化

的一个环节。 私人生活在越来越依赖社会化生
产的同时， 也将自己变为公共生活的组成部分。
公共化固然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但被迫的公

共化也会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带来紧张和焦虑，
正如阿尔贝特·施韦泽指出的， “心灵也有其外
衣， 我们不应脱掉它” [2]。 一个完整的生活必然
是个体与社会之间存在必要的张力， 人工智能
不断加剧社会生活的不透明性和个人生活的透

明性之间的反差， 必然引发个体的焦灼不安和
意义的失落。 同时， 当人工智能的技术供给与
市场需求紧密结合时， 为谋求生活资料的活动
尤其是家务劳动也必然逐渐淡出私人生活领域，
甚至可能被公共服务业取代， 这些活动表征的
生活意义又该从何处弥补？ 这些都需要我们面
对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公共化挑战， 重新构筑
个体的意义生活。

2. 个体意义的碎片化
近年来， 人工智能迎来质的飞跃， 从学界、

业界小圈子 “飞入寻常百姓家”， 真切地改变着
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习惯， 其中最为深刻的
改变集中在思维方式上。 人工智能突出的特征
就在于以信息参与决策实现深入的人机协同 ，
知识信息不再单纯是个体寻求生活意义的分析

对象， 信息负载意义， 知识负载判断， 个体的意
义分散于零散的信息中。
早在后喻文化的提出中， 米德就指明了随着

知识信息的激增和学习方式的更新， 信息时代
的知识传递将是一个年轻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

给他们在世前辈的过程。 [3] 这种后喻文化现象告

诉我们， 知识信息的意义发生史同人的自然史
并不是亦步亦趋的。 但这种后喻文化还是着眼
于知识传递的代际特征， 针对的是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 而人工智能尤其是混合增强智能则提
出智能理论应突破人机协同中的瓶颈， 通过对
直觉推理、 因果模型等研究与应用， 实现机器
的学习与思考接近甚至超越人类的智能水平 。
这样不仅在人与人之间， 甚至在人机之间， 针
对某一具体情境， 个体对事物意义的决断也可
能不再处于价值链的高端。 这就必然强化个体
意义对信息的高度依赖， 人类与生俱来的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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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和尊严在人工智能的冲击下岌岌可危， 从
而颠覆了完整的意义生活。
正如康德在阐释知性时提出， 如果说分析

能力还是对已有经验的重组与改造， 判断力则
是人能动性的集中体现， 一个满脑医学理论的
医生不一定在病情的判断上表现卓越， 判断力
不能通过训练习得 ， 只能在实践和应用中养
成。 [4] 人工智能时代， 个性化的 “算法+推荐”
模式破坏了信息呈现的全面性和多样性， 人的
思维被算法规制， 这不仅剥夺个体全面获取信
息的权利， 而且侵蚀个体的判断力， 进而操控
和控制个体的价值偏向和行为偏向。 人工智能
时代对人判断能力的挑战最为深刻地触及了人

寻求意义的能动品格。 如果说网络时代带来的
是人在庞杂信息面前的无从选择， 那么人工智
能时代则以人这种能动判断的失落向个体意义

提出碎片化的挑战。
3. 人际关系的陌生化
人作为社会性存在， 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

关系之中， 正如马克思强调的， “人的本质不是
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5]。 人工智能在深化人与
人之间平面化的交往方式同时， 更加强调人机
关系对人际关系、 虚拟场景和现实生活的介入。
这种介入重塑了传统熟人社会中以血缘和地缘

为纽带建构起来的人际关系， 为人际关系带来
陌生化的新挑战。
在对熟人社会的认识上， 费孝通先生较早

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 在他看来， 以农业为基
础的传统中国社会构成一个关系由近及远展现

影响的人际世界。 然而， 人工智能的发展促使
社会关系走向智能化和虚拟化， 打破了传统交
往的时空局限， 却使个体过度沉湎于虚拟空间，
久而久之， 个体的社会交往能力与群体意识逐
渐下降。
此外， 人工智能对交往方式的改变不限于

此， 它超越了信息网络技术单纯作为沟通手段
的中立性， 使得人机关系、 虚拟与现实的关系
真正成为人际交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智能时
代的这种介入往往模糊了熟人社会交往中的人

际准则， 正如日本已有研究指出， 人际交往中

的宜人性和亲社会性在人机协同的环境中逐渐

被淡漠了， 人们不再是通过交往的体验形成对
人际关系的认识， 而是通过交往目的的实现与
否判断人际关系。 [6] 传统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的

人际关系代之以越来越明显的功用性交往目的，
这种交往的功用性正是人际关系陌生化的重要

根源， 进而引发人工智能时代个体归属感的匮
乏、 安全感的降低和自我认同的焦虑， 大大地
降低了个体的幸福感。

二、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何以必要

人工智能在强调高度的人机协同和信息技

术的决策能力时， 也向人寻求意义、 掌握意义
的理性能力发起挑战， 这种挑战对生活意义的
完整性造成强烈的冲击。 相比较网络时代让人
面对一个信息溢出的世界， 智能时代更进一步
提出人不仅面临信息无法抉择， 甚至也难以抉
择自身， 人成了一个人机协同判断过程的逻辑
环节。 为此， 如何超越技术理性中物的尺度，
趋向人的内在尺度以实现人完整的意义生活 ，
就成为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价值规定。

1.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根本途径
我国劳动教育的实践是建立在马克思教劳

结合思想基础上的， 在马克思看来， 教育与生
产劳动相结合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根本途径。
然而， 在对教劳结合思想的理解上， 过去我们
往往受制于经验化的认识， 将劳动单纯看作现
实活动的经验表象， 以至于在这一过程中产生
出对劳动教育的认识疑惑， 即劳动教育究竟是
生活技能的形式训练还是专门的教育内容。 其
实， 当我们超越形式化地将劳动教育看作教劳
结合思想的现实演绎， 便不难理解教劳结合思
想的提出乃至劳动教育都是透过实践改造人自

身的思考结果， 而非片面的经验手段或抽象的
形式前提。 为此， 马克思对劳动与生活的关系
进行了生动地描绘， “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
美丽的景色都没什么感觉； 贩卖矿物的商人只
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 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
性； 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 [7]。 世界对每个人来
说都是自在而同一的， 我们是在不同的生产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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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 在这些劳动表征的思维模式中形成对生
活的不同体验。 在此基础上， 马克思提出了生
产劳动中人的双重尺度， “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
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 而人却懂得按
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 并且懂得处
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 因此， 人也按
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8]。 劳动作为一种改造现实
的活动， 它不仅要把理想转变为现实， 也是对
价值之善和人内在之美的实现， 因而， 培养全
面发展的人并且赋予其实现有意义和有尊严的

生活能力是实施劳动教育的价值诉求。
2. 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将人的劳动同一般动物的生存活动

区别开来， 动物纯粹生物意义上的生存活动作
为一种自在的过程， 只是按照其所属的种的尺
度进行生产的， 人的劳动作为有目的的改造性
活动， 可以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生产， 正
是在这一过程中， 产生了价值级序与价值选择。
在此基础上， 马克思阐明了劳动中这种价值级
序与选择区别于机器表征的计算理性在于， 它
不仅是一种合规律的建造， 而且是一种合目的
的建造， 作为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表现就是
人懂得处处把自己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 “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
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 但是， 最蹩脚的建
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 ，
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 已经在自己的头
脑中把它建成了” [9]， 劳动过程中合规律性已经
内在于目的性之中。
传统在对劳动教育的认识中， 我们往往仅

将劳动看作经验活动的表象， 将劳动中的价值
实现看作对劳动成果的实际评价， 从而将劳动
过程在事实与价值的领域割裂开来。 但是马克
思有关两种尺度的论述则说明了劳动不是实现

生活目的的外在手段， 劳动本身就是真善美相
统一的实现过程。 只有这种过程才是马克思心
目中属人的劳动。 在此基础上， 人工智能的背
景下为达到某一现实目的的合规律性活动总是

试图使人成为某种人， 即使在高度人机协同的
场景也是如此， 并不能真正将人从物的尺度中
区别开来。 劳动教育要实现的就是对这种片面

技术理性的反省， 在合规律的生存性活动中找
到与生活目的的统一性， 真正使人作为人而成
为人， 这就是智能时代劳动教育通过劳动唤醒
个体对完整生活意义的追求。

3. 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
劳动是一切美好幸福生活的基础和源泉 ，

离开辛勤劳动、 诚实劳动和创造性劳动， 所谓
的美好幸福生活不过是镜中花和水中月。 这是
因为， 一切美好幸福生活在本质上与人的需要
以及需要的满足密不可分。 人的第一个前提性
需要是物质需要。 马克思、 恩格斯认为， “人们
为了能够 ‘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
了生活， 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
西。 因此， 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
需要的资料， 即物质生活本身， 而且这是人们
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

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 是一切历史的基本
条件” [10]。 人为了不断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
求， 不得不 “以学习求生存”， 学习那些自然界
和遗传没有赋予的生存劳动技能， 在认识自然
和保护自然的同时， 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 [11]

劳动不仅仅能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 满
足个体的物质需求， 还能创造出绚烂的艺术与
文化， 满足个体的精神需求。 动物与人不同，
动物无法感知美和幸福的存在， 而人却能够体
悟和创造美和幸福， 进而充盈丰富的精神世界。
此外， 劳动不仅是满足个体的生活需求和社会
发展的生产手段， 而且是凸显自身价值的基本
途径， 人通过劳动使其本质力量得到确证和肯
定， 这种确证和肯定在主体层面会带来一种深
层的愉悦与体验， 从而使个体精神世界更加丰
富和深刻。 由此可见， 美好幸福生活所必需的
一切东西， 无论物质的、 精神文化的， 皆为劳
动付出和创造之结果， 这也为劳动教育创造幸
福美好的生活提供了基本依据。 学生在参与农
业生产、 工业体验、 商业和服务业实践以及家
务劳动、 志愿服务的过程中， 不再是生活以外
的形式训练， 而是让学生在这一过程中切实体
会美好幸福生活基于需求的满足， 劳动则为满
足需求提供了现实路径， 即使在人机高度协同
的时代， 幸福也是奋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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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何以可为

人工智能时代将人引入人机协同的世界同

时， 也向人寻求生活意义、 实现意义的理性能
力发起挑战。 劳动教育怎样超越将劳动单纯视
为技能训练的认识局限， 使人自觉认识到劳动
是彰显生活意义的个体实现过程， 这是人工智
能时代劳动教育促进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可为

空间。
1. 彰显技术理性中人的双重尺度
人工智能时代在推进人机协同的智慧水平

同时， 也无形中将生活意义的尺度统一于合规
律性， 凸显了技术理性在生活意义中的地位和
作用。 为此， 劳动教育应发掘技术理性中人的
双重尺度， 在寻求生活意义的过程中帮助个体
重塑主体价值。
人工智能以数据的深度发掘和决策机制试

图将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 乃至常规性的脑力
劳动中解放出来， 在这一过程中， 也向人寻求
意义的理性能力提出深刻质疑， 如果人生在世
的意义都只是合规律的决策实现， 那么当机器
接近甚至取代人的判断力， 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呢？ 这种质疑一方面架空了人的主体性， 导致
个体被迫公共化、 被迫服从计算理性， 从而引
发个体主体性丧失的焦虑； 另一方面， 技术理
性不断泛化和僭越， 在人的价值级序中被极大
提升乃至成为价值的顶端。 与此同时， 我们还
应清醒地看到， 个体的发展不能脱离时代发展
孤立地进行。 智能时代在张扬技术理性的同时
也揭示了不仅是自然界的一般运动， 甚至人创
造环境的生产劳动仅仅作为问题解决技术， 实
质都是在物的尺度下进行生产和建造。
为此， 劳动教育如果只是让学生训练某些

遗忘的生活技能， 那还不能使人摆脱片面技术
理性的窠臼。 智能时代的劳动教育更应该让个
体在家务劳动、 校园劳动、 校外劳动以及志愿
服务中自觉认识到单纯的问题解决还是人某一

种理性能力。 人在生活实践中如何处理与他人、
人与社会的关系， 这些关系反过来如何界定世
界乃至人自身， 才是人主体能动性的真正体现，

正是这种主体性的实现蕴含着目的性和规律性

的统一。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特别提出，
人工智能的全面发展不仅要强调技术服务的智

能， 更应将人工智能运用至拓展产业链条、 升
级产业结构的过程中。 [12] 这不仅是社会发展的要

求， 也是个体发展的需要。 劳动教育一方面应
充分发掘技术变革生活方式的价值和意义， 尤
其要关注人工智能的现实应用对法律与社会伦

理的冲击， 通过探索劳动与智能生活之间的关
系， 构筑更加符合社会发展、 更具弹性的社会
关系准则； 另一方面， 劳动教育应主动融入智
能生活， 通过深度学习、 跨媒体协同处理等技
术活动提升人改造环境的创造能力， 拓展问题
解决以外理性能力的意义向度， 从而超越物的
尺度， 凸显智能生活中人的尺度， 塑造人作为
生活意义建构主体的地位和价值。

2. 深化对可能生活的意义体验
人工智能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和因果模型极

大地发挥机器参与生活和问题解决的能力。 但
是， 单一的问题解决情境是一种确定性的生活，
它把一切意义都扁平化为以满足需要为最终目

的的单向生活。 劳动教育应向个体揭示可能生
活的深度和广度， 丰富个体对生活的意义体验，
从而实现个体人格和精神的健全发展。
物的生存是一种走向确定性的过程， 它的

本质和它的存在是自在同一的， 而人的本质不
是固有的现存物， 乃是人生在世的意义。 人的
本质需通过存在过程建构， “存在先于本质”，
因此是一种 “可能的生活”。 正是这种可能的生
活规定了人的意义体验不是直接地满足需要 ，
而是沉浸在这种满足承载的特定历史文化中 。
正如马克思提出的， “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
说， 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 [13]。 这种对生活意
义的感知不能靠满足需要来积累， 只能通过劳
动在历史过程中获得。
毛泽东同志在阐释实践时曾强调， 感觉到

的东西， 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 只有理解了的
东西， 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 [14] 随着人工智能介

入现实生活的程度不断加深， 传统私人生活中
的家庭劳动变成了社会公共服务， 如何深化这
种意义体验， 是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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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 劳动教育应加强学生生活实践、 劳动技
能和职业体验教育， 在劳动体验中不断发掘智
能生活的鲜活素材的同时， 要努力引导学生走
向生活， 全方位地展现日常生活资料的生产过
程。 此外， 劳动教育还应发掘日常劳动产品背
后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内涵， 引导学生热爱生活。
在此基础上， 结合人工智能时代的背景， 劳动
教育最终应让学生自觉认识到技术的发展并不

意味着弱化生活技能， 相反有创造力的劳动是
比单纯的机械劳动更为艰苦的活动， 个体只有
更为主动地探索生活的意义、 发掘这种意义可
能的空间才能应对技术将生活单向化的挑战。

3. 拓展交往世界的人文内涵
人工智能时代超越网络时代的重要表现就

是技术不再是一种服务生活的中立性手段， 机
器与通过它表征的虚拟现实都成为人的世界的

组成部分。 这在极大拓展了人们生活空间的同
时， 也模糊了人际关系和人机关系之间的边界，
乃至造成交往世界的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 为
此劳动教育应重申交往的人文性并拓展其内涵。
智能时代使得共创分享成为社会生态的基

本特征， 这种共创分享不仅体现在知识和数据
的跨时空流动中， 更体现在人机之间、 虚拟与
现实之间的对话中。 这意味着不仅知识技术手
段成为社会流动的要素， 甚至人的生存技能以
及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都成为智能化的一个环

节。 这在促进社会经济高效发展的同时， 也从
根本上瓦解了传统熟人社会的交往空间， 在人
际关系上引发了交往中的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

等一系列问题。 但同时， 我们应当看到， 智能
生活生产出平面化交往的同时， 也凸显出个人
的社会性能力在交往中的价值。 正如杰里米·里
夫金强调的， 由于社会分工的精细化， 我们的
自我意识越来越强， 与之伴随的是我们愈加认
识到生命的脆弱性和不可重复性， 这种唯一的
生命存在感更能让我们能够体会到别人独一无

二的人生旅程。 [15]

在此基础上， 劳动教育应实现个体能力的
社会化， 积极应对智能时代对交往世界陌生化
的挑战。 这种社会化的核心就是教育不仅要教
会个体学会生活的基本技能， 更要关注能力在

社会中的可迁移性。 为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在 《反思教育： 向 “全球共同利益” 的理念转
变？》 报告中明确提出， 仅凭教育不能解决所有
的发展问题， 为此应该着眼于全局的人文主义
方法， 努力实现新的发展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
经济增长必须遵从环境管理的指导， 必须服从
人们对于和平、 包容与社会正义的关注。 [16] 而这

种全局的人文发展模式， 其实现核心就是学会
学习， 通过能力的迁移化实现交往的普遍性和
人与人的共同理解。 这就要求劳动教育必须将
生活技能中的核心素养作为培养的重心， 通过
劳动提升个体的职业意识和协作意识， 以劳动
为契机深化对不同时空人群的文化理解。 尤其
在社会伦理的构建上， 劳动教育不应将职业交
往中的公正诚信、 敬业爱业等精神仅看作个体
私德来培养， 更应当看作个体社会性品质的核
心， 以职业交往带动一般人际交往， 丰富人们
交往世界的人文内涵。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超
越将智能时代与平面化交往简单地等同起来 ，
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对交往世界的异化挑战。

4. 突出个体的内在情感和思维
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不断重塑我们的生活

世界和价值世界， 机械技术革命替代了手工劳
动， 重新定义了人力和物力资源； 电子信息技
术革命不仅替代了体力劳动， 甚至替代了部分
脑力劳动； 业已到来的人工智能技术革命实现
了实体物理世界与虚拟网络世界的融合， 将人
们从体力劳动乃至常规性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

来， 从而增加了个体从事思考、 审美等闲暇时
间， 更加专注于创新能力、 思考能力、 审美能
力的提升， 必然引发价值的再次转移。 [17] 这次会

重点突出难以被机器学习和掌握的人类内在情

感和思维———思考力、 创造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从而坚守和体认个体日渐失落的内在价值、 尊
严和精神。
劳动教育的载体作为一种操作性的实践活

动不同于理论沉思， 是建立在劳动主体对劳动
对象的否定性占有的基础之上的， 包括对劳动
对象的操作、 运用和再创造， 劳动中潜藏着劳
动主体独特的心智模式和特有的思维方式， 这
有利于劳动主体形成新的认知习惯， 即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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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 与科学不同， 它不是一种 “在手” 的活
动， 而是一种 “上手” 的活动， 这种 “上手”
的活动对世界的存在做出了客观的、 人们可以
感知的改变。 恰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言， 劳动不
只是铲子和犁， 而且是一种思维。 [18] 在个体亲历

的劳动教育实践中， 需要个体通过劳动实践的
推理 “联结” 结构与功能的鸿沟， 而在这一过
程中， 个体就必须经过整体性思维、 分析性思
维与非理性思维的综合， 必须实现实体性思维
向关系性思维的转换。 由此看来， 从过程论来
认识劳动教育的本质， 人工智能时代将使劳动
教育在学习内容、 学习方式方面实现新的突破，
获得新的空间， 达到新的高度， 它不再仅仅着
眼于动手操作技能的培养和训练， 而是更加注
重创造性思维、 复杂性思维、 问题解决能力和
系统方法论的培养， 从而真正实现手脑并用，[19]

转变长期以来唯分数、 唯书本、 唯训练、 唯考
试， 追求 “纸面成长” 的不良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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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Commitment and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to the Faculty Members’ Engage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Universities

Xue Shan

Abstract: The engagement of the faculty members is important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niversitie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participation of faculty member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of university teaching. The research explores the
impact of normative commitment, instrumental commitment and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on its activity
participation behavior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960 university teachers on faculty members'
engagement in the two important activities “creati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and
“developing professional English-taught courses” as analysis objects. It is found that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is the most important direct influence variable for both types of activities. For activities with low
energy consumption, normative commitmen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while instrumental commitment is not.
For activities with a high level of energy consumption, instrumental commitment has a significant direct
impact, while normative commitment has no significant direct impact but influences the participating
behaviors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with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Key word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niversities; Normative commitment; Instrumental commitment;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Interaction effect

Integrity of Meaningful Life: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Labor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Xu Haijiao

Abstract: Labor education is not a formal training out of life, but in labor that people realize the
meaning of life.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not only promotes the modernization of individual life,
but also brings the crisis and challenges of the publicity of private life, the fragmentation of individual
meaning and the strangenes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How to transcend the scale of objects in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realize the unity of life activities with regularity and purpose have become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refore
labor education should enable human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of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ively
through manifesting dual scales of human in technical rationality, deepening experience of the meaning of
life, expanding humanistic connotation in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and highlighting the inner feelings and
thinking of individuals. Only in this way can labor education help human realize a complete meaningful life,
better promot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and create a better and happy life.

Key words: Labor educatio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eaningful life; 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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